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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鸟，给予古代中国人
精神上的享受与物质上的滋养
姻曾雄生

近日，冷玥的《鹑之奔奔———中国古代鹌
鹑文化史》（以下简称《鹑之奔奔》）出版了。该
书是作者在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充实完善
的。我作为其论文指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参与
了该论文从开题到中期考核，再到答辩的全
过程。当时这一选题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经过多年的打磨，昔日优秀的学位论文变
成今日高端大气的学术著作，从形式到内容
都让人耳目一新。

是吉祥物，
更是猎物、食物、玩物、宠物、药物

约十年前，为了出版我的论文集《中国稻
史研究》，我选择了南宋李迪的《谷丰安乐图》
作为书封设计元素。该画展现了 4只麻雀啄
食稻穗的生动场景，寓意稻谷丰登、国泰民
安。今读冷玥的著作，我意识到那 4只麻雀原
本可能是鹌鹑，只是被画家画得更像麻雀。
《鹑之奔奔》中有专门的一章讨论“艺术品中
的鹌鹑形象”，指出“因‘鹌’与‘安’谐音，有平
安、安康、安居、安详的美好寓意，鹌鹑也就成
为了中国古代绘画作品中的常客”，并特别提
到，鹌鹑“与禾穗搭配，有岁岁平安的寓意”。
《谷丰安乐图》中，稻穗与鹌鹑的配合正好表
达了稻谷丰收、岁岁平安之意。

然而，鹌鹑不仅作为一种艺术形象出现
于文学艺术的作品之中，读过《鹑之奔奔》后，
我才知道鹌鹑是一种多面向的小型动物。它
是吉祥物，更是猎物、食物、玩物、宠物、药物。
特别是作为娱乐的斗鹑，更是一项“中国古人
独特的休闲活动”。斗鹑也是这种动物留在古
代中国人心中最深的印象。这种印象通过明
清时期反映斗鹑具体内容的几种《鹑谱》保留
至今。冷玥正是借助这些古人留下的文字资
料，以斗鹑作为主要切入点去解析中国古代
鹌鹑文化史。

作者认为，“对戏斗动物的驯养与对经济
动物的驯养有诸多不同，对此类文献的研究
将有助于补充人类驯养动物的历史。”书中详
细梳理了斗鹑的历史、分类和流程。还对现存
的多本《鹑谱》进行对比分析，梳理出其在明
清时期的流传情况，并对其中所蕴含的生物
学知识和人文思想进行了挖掘和阐释。正如
本书所说：“鹌鹑是中国古人非常关注的一种
动物，被当作戏斗动物进行饲养，由此更加深
了人们对它的认识。”本书凸显了“戏斗动物
谱录的特殊性和其在科学史角度的研究价
值”。作为此项研究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书的
下篇收录了《明清时期鹌鹑谱合集》，这是作
者在搜集、整理和研究斗鹑历史文献方面所
取得的重要成果。

可吃、好吃，还滋补

如果仅把鹌鹑当作一种戏斗动物，可能
会窄化我们对鹌鹑历史和文化的认知。其实
鹌鹑除了给古代中国人带来精神上的享受之
外，更多的还是物质上的滋养。兹就该书第六
章“作为食物和药物的鹌鹑”，结合书中的内
容，谈谈自己的一点浅见。

依据作者的研究，有一定规范的斗鹑活
动兴起于宋代，在元代延续，在明清盛行。然

而，在有斗鹑活动之前，中国古人便有与鹌鹑
打交道的历史。

自古以来，天上飞的鸟、地上跑的兽和水
中游的鱼就是中国人主要的食物来源之一。
鹌鹑属于鸟类。《周礼》夏官之属有一种职官
“罗氏”。罗氏掌管用罗网捕捉鸟类，供应节令
所需的鸟禽。如，“中春，罗春鸟，献鸠以养国
老，行羽物。”在古人所网罗的鸟类中肯定就
包括鹌鹑。《诗经·魏风·伐檀》就有：“不狩不
猎，胡瞻尔庭有县鹑兮？”鹌鹑成为猎物在唐
宋诗人的笔下也不少见，如元稹的“翻身迎过
雁，劈肘取回鹑”，韩驹的“时时得鹑兔，傍灶
亲燔燎”。

鹌鹑成为猎物，与生态学家提出的最佳搜
寻理论有关。按照最佳搜寻理论，人们只会追
踪或收获那些在固定搜寻时间内热量回报率
最大的品种。鹌鹑由于繁殖力强、数量相对较
多、猎取较为简便、支出少而收益高，因而成为
相对“廉价”的食物。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一
书中说：“野禽可以时食，野兽则偶一尝之。野
禽如雉、雁、鸠、鸽、黄雀、鹌鹑之属，虽生于野，
若畜于家，为可取之如寄也。”据宋人杨亿记
载，“至道二年（996年）夏秋间，京师鬻鹑者，积
于市门，皆以大车载而入，鹑才直二文。”

或许正是因为自然界中有丰富的鹌鹑资
源，所以供食用的鹌鹑养殖并没有发展起来，
而笼养鹌鹑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戏斗。
实际上，中国古代很早就开始了养鸟的活动。
《周礼·夏官》中有“掌畜”一职，掌驯养鸟类动
物，以供祭祀用牲及饮食膳馐。可见最初的养
鸟主要是供给食用和祭祀的。只是这里没有
明确提到养鹌鹑，因为自然界中有足够多的
野生鹌鹑可供猎食。

鹌鹑充当食物的历史由来已久。书中提
到《礼记·内则》有“雉、兔、鹑、鷃”和“鹑羹”两
处以鹌鹑为食物的记载。《齐民要术》中加工
“五味腊”的原料中也包括鹌鹑。后世以鹌鹑
为食物的记载更不少见。如宋人杨钦的“菽水

甘淡泊，藜鹑御寒饥”，元人曹世长的“野胾杂
鹑雉，溪鱼间鲦鲿”，明人孙蕡的“秋湖水落莲
芡盛，腊月雪深鹑兔肥”。此外，还有炸鹌鹑、
炒鹌鹑、糟鹌鹑等。

古人发现鹌鹑不仅可吃、好吃，还有特殊
的功用，于是食物又成了药物。这在医食同源
的国度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宋人唐慎微等
编著的《证类本草》说，“鹑，补五藏，益中续
气，实筋骨，耐寒温，消结热。”

成为美味可能与“肉食渴望”有关

相较于食用家养动物时的那种坦然，人
们在食用野生动物时还是心存某种障碍。在
古人看来，生活在山林之中的野生动物并没
有直接加害于人类，比如，果子狸“夜行昼伏”
“与世了无忤”，与人并没有直接利害冲突，也
没有受到人类的供养，人们却要猎食它们。于
是就有人诘问“狸何罪哉”。

这种对于野生动物的同情和怜悯心理，
也在食用鹌鹑时得到体现。如宋孝宗时“每戒
后苑毋妄杀，如鹌鹑并不令供”。特别是受到
佛教的影响，这种戒杀生的思想更加深入人
心。宋代僧人释怀深就曾提到蔡元长太师喜
食鹌子羹，梦中受到鹌鹑的感化之后，“遂撤
鹑羹一味”。但就全社会而言，将野雀、鸽子、
鹧鸪、鹌鹑之类视为野味或山味者不在少数。

不惟如此，古人还从鹌鹑的食用中得到
启发，把食用对象扩展到青蛙等更多的野生
动物中。宋代以前，无论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
都普遍接受了食用鹌鹑的事实，但只有南方
人才有食蛙的习惯。这种习惯让北方人很不
以为然，并为此争论不休。“中州人每笑东南
人食蛙。”于是在宋人朱彧的《萍洲可谈》卷二
中就有了这样的记载，“有宗子任浙官，取蛙
两股脯之，绐其族人为鹑腊，既食然后告之，
由是东南谤少息。或云蛙变为黄鹌。”鹑腊，实
际上是腊蛙，即蛙干。通过用蛙肉干冒充鹌鹑

干的方法，制造北方人食蛙的事实，以平息有
关食蛙的争论。

这一招果然见效。而实现这一转变的理
论基础则是古代生物学中的“化生说”。化生
说认为蛙是鹑变的。古人基于有限的形态和
生态观察，认为鹌鹑和与之相类的鹬，都是
“田鸡所化”，而“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典
故，更证明人们很早就食用鹌鹑和鹬了。既然
鹌鹑和鹬可吃，蛙自然也可以吃。宋人朱翌在
《淮人多食蛙者作诗示意》中有言，“食鹑乃无
言，食蛙或颦愀。鹑蛙等无二，妄想自颠倒。舌
根无尽期，所得在一饱。”通过“妄想”的办法
克服人们食用时的心理障碍。

化生说为扩大食物来源提供了理论依
据。甚至鹌鹑的药用价值也是化生的结果。
《证类本草》说，“（鹑）四月已前未堪食，是虾
蟆化为也。”李时珍同样应用了化生说进行
解释，他说：“鹑乃蛙化，气性相同，蛙与蛤蟆
皆解热治疳，利水消肿，则鹑之消鼓胀，盖亦
同功云。”其实鹌鹑不过是古代中国人食用
的众多具有药用和滋补价值的野味或称异
味之一。

鹌鹑等众多野生动物成为中国人的美
味，可能与人类学家所称的“肉食渴望”有
关。饮食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发现，早先
人们更愿意吃动物性食物，几乎遍及世界的
肉食渴望，实际上是一种对肥肉的渴望。只
是在中国传统以农桑并举为特征的农业结
构中，谷物种植业一枝独秀，养畜业日趋萎
缩，并严重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一个最
显著的特点就是普通中国人日常膳食中肉
食严重匮乏。为了补充人体所需要的动物蛋
白，满足人类的肉食渴望，于是鹌鹑等众多
野生动物就成为了猎食的对象。从今天的角
度看，我们或许会认为食用野生动物既不卫
生也不环保。

容易被忽略的深层内容

冷玥的书以《诗经·国风·鄘风》中的“鹑
之奔奔”为题并开篇，将汉代至清代不同时代
的经学家对此的解释进行对比分析，以探微
注经传统中动物知识的特点以及不同时代中
国人的自然观的变化。本书指出古人对“奔
奔”的解释，经历了从“随文解物”到“因物疑
文”的转变，体现了作者良好的学术素养。但
这里也必须指出，诗无确诂。就“鹑之奔奔”而
言，我们既可以将其解释为“乘匹之貌”，也可
解释为“争斗恶貌”，甚至可以将二者统一起
来，为了“乘匹”而“争斗”，“乘匹”者异性之间
也，“争斗”者同性之间也。

对于本书也可作如是观，书中主要谈的
是斗鹑，且斗鹑的参与者具备文化上的优势，
因此与他们生活相关的斗鹑活动被记载下
来，而食用鹌鹑等与大众日常生活联系更加
密切，更加广泛而深层的内容可能反而容易
被忽略，以致作为一本鹌鹑文化史著作会让
人觉得稍有缺憾。在我看来，鹌鹑既是宠物，
也是食物。兹表而出之，彰而显之，以免亮点
过于耀眼而让读者忽视书中其实同样重要而
篇幅相对较小的内容。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研究员）

《鹑之奔奔———中国古代鹌鹑文
化史》，冷玥著，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5年 6月出版，定价：122.4元

伶鼬、狗獾、松貂、水獭……这些灵动可爱但
行踪隐秘的鼬科动物总是能激发我们的好奇心，
也深深吸引着本书作者的目光。

本书作者是英国著名博物学家和自然保
护主义者，在苏格兰高地经营着世界闻名的艾
加斯野外研究中心，著有多部关于野生动物和
环境的书籍。在苏格兰高地，他常以冥想者的
姿态，耐心蹲守在树林、河岸和峡谷的角落，观
察这些动物在不受人类干扰的情况下如何生
活。他记录下一场场精彩的自然好戏：让人眼
花缭乱、充满激情的伶鼬，上下嗅探、又抓又挠
的狗獾，有着独特步态的松貂，游泳时会吐出
一串串气泡的水獭……

在这本清新隽永的观察笔记中，苏格兰高地
的风光生动鲜活，作者与动物的相遇曲折动人，
大自然舞台上的精彩戏剧永不落幕。本书是写给
鼬科动物的一封真挚情书，更是献给自然与野性
的一首赞美诗。

《林中足迹：
森林与河岸的秘
密生活》，[英 ]约
翰·利斯特 - 凯
著，邱墨楠译，译
林出版社 2025
年 8 月出版，定
价：65元

是什么让科学超越了学术领域，成为影响
人类文明进程的决定性力量？是什么让我们从
认知迷雾中走向理性，从传统走向现代？是什
么在启蒙时代的激荡中，重塑了人类的世界观
与社会秩序？
本书细致入微地描绘了科学与文化、宗教、

政治复杂交织的情形，揭示了科学不仅是对自然
现象的研究，更是现代性构建中的核心力量，并
勾勒出一幅广阔的历史画卷，呈现了科学如何塑
造当今世界的面貌，以及那些深远的思想与事件
如何引领我们走到今天。

本书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置于同一视野，
探讨自然科学与“道德”“人文”科学的关系，是一
部跨学科的现代知识史。作者语言严谨、论述清
晰，将深奥的理论与生动的实例相结合，使本书
成为人们理解 18世纪中叶至 19世纪中叶科学
概念与思想流变不可或缺的工具。

《自然与人
类：科学与现代
性 的 塑 造
（1739—1841）》，
[英]史蒂芬·高克
罗杰著，褚平译，
商务印书馆 2025
年 6 月出版，定
价：138元

我国是世界上利用野生植物最多的国家，被
誉为“世界园艺之母”。在古代，蔬菜、果木与粮食
同等重要，《尔雅·释天》曰：“谷不熟为饥，蔬不熟
为馑，果不熟为荒。”《黄帝内经》提出了“五谷为
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
之，以补精益气”的膳食养生原则，奠定了中国人
2000多年的饮食结构。

本书着重从花卉、果树、蔬菜、本草和园林 5
个方面来呈现我国园艺文化，描述了这 5个方面
的历史演变、文化艺术、栽培技艺、加工食用、中
外交流，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风俗等。

神农氏时期，黄河流域的先民已展现出非凡
的智慧，栽培桃、李、橘柑等果树与禾谷类粮食作
物，开启了园艺的源头。考古发现的石制蔬菜种
植农具，更将园艺历史追溯至公元前 5000年至
公元前 3000年。殷商甲骨文中“园”“圃”“囿”的
出现，标志着园艺有了具象表达。

历经岁月沉淀，中国古代园艺随技术、经济、
文化需求不断演进，逐渐细分出果树、蔬菜、花卉
等多元领域，形成涵盖栽培、经营、加工与饮食保
健文化的完整体系，承载着古人的智慧与生活美
学，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翻开本书，不仅可以
体会到我国农耕文化的博大精深，更能享受一场
丰富而细腻的精神、文化和艺术的园艺盛宴。

（刘如楠）

《中华农耕
文化精粹（园艺
卷）：苑囿嘉艺》，
李建萍著，唐志
强主编，科学普
及出版社 2025
年 5 月出版，定
价：118元

吴积善：把不多的课题经费花在刀刃上

“把我的名字划掉”

吴积善在任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
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的近十年间，很少
担任课题组组长，即便带领大家争取到项
目，也是主动让其他人当组长。作为学科带
头人，他不仅承担了艰巨的科研任务，在荣
誉和利益面前也常优先考虑他人。1991 年，
某个科研项目在申报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时，受获奖人名额限制，有位同志
报不上去，产生了抵触情绪。吴积善知道后，
当即表态“把我的名字划掉”。虽然院里不允
许更换，但他先人后己、不计较个人得失的
宽厚胸怀赢得了人心，也消除了那位同志的
心结。吴积善的课题组也在他“大度”“能吃
亏”的品质带动下，关系融洽，几乎没有因为
利益上的事而红脸，课题组的凝聚力、创造
力越来越强。

1999年 4月，昆明市东川区设立小江河
谷热区河滩地开发与保护项目，并指定吴积

善任项目负责人。吴积善推辞了，向地方推荐
了一位崭露头角的副研究员。昆明市项目负
责同志起初不同意，觉得有吴老师在才放心。
之后经再三劝说，吴积善也只是同意参与项
目，但仍然不当项目负责人。在那个申请项目
和经费都比较困难的年代，他主动让贤的做
法让很多人不理解，甚至有“热心”同事劝他
趁退休前正好拿个大项目。吴积善说：“我快
退休了，年轻的同志就应该出来挑大梁。老头
子一直冲在前面，这个队伍就带不好。”

“他的光一点儿都沾不上”

据吴积善身边的同事回忆，20世纪八九
十年代，由于我国民航事业刚刚起步，航班
少，机关事业单位严格控制乘飞机出差。有次
课题组终于有机会乘飞机去北京，这可把大
家高兴坏了。可他板着脸说：“谁都不要坐飞
机去，我看绿皮火车就蛮好的，又省钱又安
全。”同样，吴积善带大家出差也是尽量住小

旅馆，有时甚至是半地下室，而不是有档次的
宾馆。这让同事们叫苦不迭，觉得他“抠门儿”
“不会享受生活”“他的光一点儿都沾不上”。
他笑笑说，这样才能把不多的课题经费花在
刀刃上，同事间不搞特殊，也有利于团结。

“不称职”的爸爸

20世纪 70年代，吴积善带领一批刚出校
门、对泥石流一无所知的年轻人，踏上了成昆
铁路黑沙河泥石流灾害防治研究的艰辛之
旅。那时凉山彝族自治州野外工作条件十分
艰苦，为了便于施工，大家借住在黑沙河附近
的林场里，用临时搭建的木板当床，白天带着
干粮上山测量，晚上在煤油灯下整理资料。尤
其在施工关键期，大家一直守在现场，与民工
同吃同住。每人每月只有半斤油、一斤肉的配
额，胡豆瓣、厚皮菜拌饭是常态。有的同志因
为吃伤了，直到现在都不碰胡豆瓣、厚皮菜。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始终没有一个人打退
堂鼓，有的人甚至连春节都没有回家。吴积善
当时是工程负责人，肩上的责任最重。他回忆
说，儿子出生时，正是工程最紧张的时候，根
本没时间回成都，直到孩子一岁，才第一次见
到他这个“不称职”的爸爸。以至于多年后，儿
子见到他都远远躲着、不肯亲近。

据吴积善儿子吴剑回忆，父亲衣着简朴，
冬天一件灰色呢子短大衣，一穿就是十多年，
后来掉色、磨损严重，就让妈妈补补，舍不得
扔；夏天几件衬衫，来来回回换着穿，很少给
自己添置新衣服。家里吃饭也很简单，一般都
是在家里做，变花样做菜和出去吃的时候很

少。父亲出差是常态，几乎没有太多时间陪他
们。有时为了表达对孩子的亏欠，他偶尔也会
带“礼物”，但从来都不是玩具车之类的，而是
一些奇奇怪怪的石头和野外工作的故事。这
就是一位科学家父亲的“浪漫”。

我们就是要给当地留下
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吴积善常说：“获奖和名誉算不了什么，
能够利用各种机会，多学习知识、减少灾害
危害，多为老百姓做点好事、积德行善才是
正路子。”1995年，有同志反映，在昆明市东
川区一个重要的泥石流防治工程纪念碑上，
只字未提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
与环境研究所，而该所科研团队承担了该工
程设计和规划等重要任务。吴积善开导说：
“我们科学院最终就是要给当地留下一支带
不走的泥石流防治队伍。”这句话让在场的
所有人心平气顺，无不为他的眼界和气度所
折服。

退休后的很长时间里，吴积善依然会收
到很多来自家乡、地方科协和台站所在地东
川区的信函，有咨询问题的，有征求建议的，
他都会认真阅读并逐一回复。遇到不清楚的
情况，他还会查阅资料或者请教课题组的年
轻同事。家人劝他，年纪大了不必太认真。他
说这本来就是一名科研工作者的责任，退休
后地方上的同志有问题时仍然能想到你，就
是值得的。
（本文节选自《百位著名科学家作风学风

故事》，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人物名片：
吴积善（1938—2023），

泥石流研究专家，长期从
事泥石流理论研究与防治
实践。

鹌鹑不仅作为一种艺术
形象出现于文学艺术的作品
之中，读过《鹑之奔奔》后，我
才知道鹌鹑是一种多面向的
小型动物。它是吉祥物，更是
猎物、食物、玩物、宠物、药
物。特别是作为娱乐的斗鹑，
更是一项“中国古人独特的
休闲活动”。

吴积善（站立者）
和团队在学术讨论中。


